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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又名“彩灯”，是我国传
统农业时代的文化产物，兼具生活
功能与艺术特色。“春到人间人似
玉，灯烧月下月如银。”元宵节，家
家灯笼高悬，户户观灯赏灯，全国各
地灯会争奇斗艳，灯山灯海，蔚为壮
观，诗人有“火树银花满街舞，箫鼓
喧阗到天明”之咏。元宵节是中国
传统的灯节，每到这时，各式各样的
花灯高悬街头、公园等场所，让人们
目不暇接，赞叹不已。

据载，汉武帝时期，每年农历
正月十五于皇宫设坛祭祀，彻夜举
行，此为花灯的起源、元宵节点灯的
开端。花灯源于汉代，盛行于唐代，
到了宋代，已遍及民间。我国历代
花灯的制作十分讲究，品类繁多。

隋炀帝时期，元宵节期间赏灯
活动通宵达旦，赏灯逐渐发展为元
宵节的重要活动。盛唐时期，生产
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富庶，为礼俗、娱
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都长
安和西周、两汉时期一样，例行宵
禁，唯独元宵节期间可以看灯。元
宵节俗活动规模年胜一年，花灯更
是大放异彩，盛极一时，活动规模相
当浩大，观灯人潮万头攒动，上至王
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外出赏
灯，出现了高达八十尺，点燃后百里
皆亮、光明夺月色的“百丈灯树”；
还有广达二十间，高达一百五十尺，
悬挂着珠玉、金银穗，描绘着龙凤虎
豹，极尽绮丽和韵致的“灯楼”。花
灯不仅花样翻新、品种繁多，而且在
灯光下有乐舞百戏。成千上万的宫

女及民间少女在明亮的灯火下边歌
边舞，这些歌舞有的叫“行歌”，有
的叫“踏歌”。在这灯火璀璨、载歌
载舞的元宵节，文人献上歌词，吟诗
作赋，倍添雅兴。

两宋时期，花灯文化因得到皇
室的大力倡导而愈加发扬光大，宋
朝成为花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历史
阶段。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时更为
华丽奇巧，品类繁多，有五色琉璃
灯、白玉灯、走马灯、沙戏灯、珠子
灯、人物满堂红灯等多种花灯，更有
兼具山林形胜的鳌山，也称“灯
山”。为了元宵节观花灯，人们从年
前冬至就开始了庞大的灯山制作，
在灯山上，彩绘的多是神仙故事。
点燃后，万灯齐明，锦绣交辉。到了
元宵节，月光如水，灯海深处锣鼓声
声，鞭炮齐鸣。花灯上鸟飞花放，龙
腾鱼跃，各种人物舞姿翩翩，人山人
海，乐声嘈杂十余里，形成了红火热
闹的盛大场面。

元宵观灯风俗，历宋元时期而
不衰。明代的灯节，仍然可以与唐
宋两朝相媲美。

清代的元宵节依旧热闹，只是
张挂花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
五天，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到十七日
结束。花灯由纱绢、玻璃制作而成，
上绘古今故事。冰灯是清代特殊的
花灯品类。这些冰灯，结冰为器，华
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这
时，民间娱乐活动增添了大量内容，
元宵节期间，人们不仅舞狮子、舞龙
灯，还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打

腰鼓……每日社火活动不断，锣鼓
喧天。《孝义县志》（清·雍正版）记
载：“元宵，张灯结彩，庭插松柏，门
列炉火，光焰腾灼，箫鼓喧阗，男女
夜游，自十四日至十六日止，凡村镇
作九曲黄河灯。”

民国时期，灯节的传统习俗一
直沿袭下来，只是灯期缩短为三天，
正月十四日为试灯，十五日为正灯，
十六日为残灯。如今，城乡依然欢
度元宵，就这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河里，元宵灯节历经变迁，延续至
今，盛行不衰。

元宵节观花灯的习俗，至今已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全国各地的花
灯种类繁多，灯式不一，各有流行。

花灯是用多种技法、多种工
艺、多种装饰技巧、多种材料制作而
成的艺术品。众多精巧玲珑的花
灯，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琳琅满目的
静态观赏性花灯，如苏灯、太谷灯、
扬州瓜灯、佛山柚皮灯、宫灯等，巧
夺天工，美不胜收。花灯通常分为
吊灯、壁灯、提灯等，是用竹木、绫
绢、明球、玉佩、丝穗、羽毛、
贝壳等材料，经彩扎、裱糊、
编结、刺绣、雕刻，再配以剪
纸、书画、诗词等装饰制作
而成的工艺品，也是我国传
统的民间手工艺品。二是
千姿百态的动态表演性花灯，如狮
子灯、龙灯、走马灯、鲤鱼灯、蚌壳
灯等。龙灯，是我国民间灯饰之一，
流行于我国的很多地方。龙灯，前
有龙首，中间节数不等，但一般为单

数，每节下面有一根棍子以便撑
举。每节之内燃蜡烛的就称为“龙
灯”，不燃蜡烛的称为“布龙”。这
种龙形花灯，以大而长独树一帜，除
龙头逼真外，还把五彩缤纷的小彩
灯成对配置在龙头、龙身、龙尾上，
夜晚，大小彩灯一齐点燃，十分壮
观。现代龙灯又分双龙、摆龙、火龙
等。

宫灯，是驰名世界的手工花灯
艺术品。最初，宫灯因多为皇宫和
官府制作、使用，故有此名。宫灯
的制作十分复杂，主要用雕木、雕
竹、镂铜做骨架，然后镶上纱绢、玻
璃或牛角片，上面彩绘山水、花鸟、
鱼虫、人物等各种吉祥喜庆的题
材。上品宫灯还嵌有翠玉或白
玉。宫灯的造型十分丰富，有四
方、六方、八角、圆珠、花篮、双鱼、
葫芦、套环等许多品种，尤以六方
宫灯为代表。后来，宫灯逐渐向实
用方向发展，出现了各种吊灯、壁
灯等。

历史悠久的花灯文化
●靳小倡

正月十五，北方的雪尚未融化，
便迎来了元宵节。这，是过年的终
曲，也是今年第一个圆月之夜，是个
该欢庆的日子！

相传，元宵节始于汉武帝在位
时期，相关的民俗甚多，东方朔与元
宵姑娘的故事最具代表。东方朔是
汉武帝的爱臣，一天，他见一个叫元
宵的宫女在梅林里，因为无法回家尽
孝而想跳井，于是，他想了个巧妙的
办法，让她放弃跳井。

第二天时，东方朔摆摊占卜，他
向那些来求占卜的人说：“正月十五
日，天帝会派下一名仙女焚烧长安。”
并给他们红帖，让他们上交给皇上解
决此事。皇上收到红帖后让东方朔
想办法，东方朔说天帝喜欢汤圆，应
在正月十五日让百姓和擅长做汤圆
的宫女元宵制作汤圆，并由陛下亲
自供奉火神真君。家家户户点灯放
爆竹，使长安看起来像被火烧一样来
误导天帝。皇上听后便同意了，正月
十五日之夜，长安灯火通明，热闹非
凡，元宵如愿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此
后，正月十五日，便以宫女的名字命
名为元宵节。

元宵节是个重要日子，大家整
理好仪容，孩子们又穿上过年买的新
衣服，未等天亮，脸上便有了灿烂的
笑容，大人们一清早便上街买做汤圆
的食材，亦或是直接买现成的。一时

间街上车水马龙，八百里之内人声鼎
沸，孩子们都早早拿出鞭炮出门燃
放，那些怕冷的不爱出门的孩子，在
家里也点上几个小呲花。白天没有
人闲着，商铺的老板早早挂起灯笼
来，还会往里边儿点上蜡烛，街里就
率先热闹起来了。

元宵节之夜热闹程度不比春节
差，一碗汤圆在手，各家有的买，有的
则亲自包。枣泥的、肉馅的、豆沙的、
黑芝麻的，总之是少不了一碗汤圆
的，一颗下肚，便心生暖意。

吃了汤圆，月夜未至便有不少
人在黄昏下约着准备观灯。元宵节
又称灯节，自然与灯脱不了干系。街
道上张灯结彩，无论是新店还是老
店，总要在店门前挂上几簇灯笼的。
纸灯、玻璃灯、纱灯……种类不计其
数，各式形状与颜色都有，街上人来
人往，跟办喜事一样热闹。小孩们消
停不下来，大人们也不愿早早就睡，
便都聚在彩色灯笼下欢庆。灯棚之
下，花灯如昼，明月相陪，人们阖家欢
乐，团团圆圆，这是一年难得的热闹，
是春日前的盛典。无人不珍惜这一
天，待燕子归来，待春暖花开，小孩子
上学，大人们上班，大家各操旧业。

这也是人们最后的休闲时间，
元宵敲响了新一年奋斗的钟，人们在
灯火下迎接着新的一年，这的确是个
热闹非凡的好日子。

“ 火 树 银 花 触 目
红，揭天鼓吹闹春风。”元

宵节，历来是中国的传统大
节，既有赏月、观灯、猜灯谜、吃

元宵等众多民俗，又是男女青年相
会的好时机。诗人们在这天挥毫泼

墨，留下了或热闹、或温暖、或孤独的印
记。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
地 ，繁 光 远 缀 天 。 接 汉 疑 星 落 ，依 楼 似 月
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卢照邻笔下
的《十五夜观灯》，仿佛是唐代元宵节的现场
实录。锦绣长街摆开了宴席，绚烂的灯火点
亮了夜晚。放眼望去，漫天花灯犹如银河倾
泻的灿烂星辰，头顶悬挂的灯盏，恍如一轮
明月垂照楼头。天地交辉，流光溢彩，好一
番璀璨景象！然而，若是只有灯火摇曳，未
免显得寂寥。于是，诗人笔锋一转，让赏灯
的少女们翩然入画。她们笑语盈盈，衣袂生
风，明媚的笑脸与簇簇花灯相映，顷刻间，鲜活的生气漫溢
开来，灯火因之温暖，夜色为之生动。

白居易在《正月十五日夜月》中记录了在杭州时不一样
的元宵节。“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
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
州。”诗人开头便用一个“熟”字道出节日的真谛，五谷丰登，
人们方能心安；一个“乐”字，为全诗定下了欢快的基调。心
既安，情自畅，于是朝游复夜游，尽日沉浸在节日的喜气之
中。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天地之间。春风自海上徐
来，明月在江头静悬。一“来”一“在”，一动一静，既勾勒出开
阔而安宁的自然景致，也给接下来的人间喧闹铺设了一幕辽
远而清朗的背景。诗人的视线终又落回人间街市。家家灯
火连成暖光流淌的街市，处处楼台飘荡着宛转的笙歌。光影
交织，声景相融，一幅太平岁首、人间共乐的画卷。诗人看着
此情此景，纵然想念长安的繁华，也沉醉当下了！

然而，元宵的灯火中，不仅有欢聚，也有孤独。“去年元
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
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的《生
查子·元夕》，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人间至情。去年元宵，
佳人相伴，满城灯火皆是幸福的底色。而今同样的璀璨长
街，同样的明月依旧，却只有“不见去年人”的失落。去年的
约会有多浪漫、多欢乐，今年的自己，就有多孤单，多寂寥。
元宵节也被不少人称为“中国情人节”，是男女青年相会赏
灯的日子。词人巧妙地截取两年不同元宵场景进行对比，
周围越是热闹，越衬托得“我”物是人非的孤独和失落。

辛弃疾的元宵节，则多了些哲学色彩。“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
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
元夕》）词人在上阕极力渲染元宵节的绚烂和繁华，下阙却笔
锋一转，这万众欢腾，都与他无关。他在熙攘的人潮中，苦苦
寻找一个身影。可寻寻觅觅，终无所获。就在灰心之际，在
他回首的瞬间，看到那人正立于角落残灯处。这一瞥，是惊，
是喜，也是悲！一生报国无门的词人，辛苦寻觅的又何尝只
是佳人，分明是孤独的自己，是遥远的故都，是他一直坚守的
本心！正因如此，这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超越了爱情
寓意，成为中国人精神追求的经典意象。

如今，当我们再次仰望元宵的这轮明
月，穿行于火树银花的街市，这些千年的
诗意，仿佛也正随着光明被点亮。

漫谈元宵节
●苏鸿儒

3 月 3 日，元宵佳节，通辽大
地欢乐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尽享团圆，感受浓浓节日
氛围。千名秧歌舞表演者在通辽
市街头踏鼓而行、彩袖翻飞，从英
歌舞的刚劲到彩扇秧歌的灵动，
从舞龙舞狮的欢腾到大头娃娃的
憨态，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勾勒出
北疆民俗与时代精神交融的元宵
盛景。

这是地域文化与民族风情的
深度交响。画面中，英歌舞队的
脸谱服饰色彩浓烈，黑红金的配
色碰撞出草原文化的豪迈，舞者
手持道具腾挪跳跃，既有东北秧
歌的奔放洒脱，又融入科尔沁文
化的厚重底蕴；另一侧彩扇秧歌
队的黄粉渐变服饰轻盈飘逸，绿

绸翻飞间尽显柔美，刚与
柔的碰撞、传统

与 创 新 的 融
合 ，让每一支
秧歌队伍都成
为地域文化的

鲜活载体。代表队的盛装亮相，
既保留了秧歌“扭、摆、走、跳”的
核心精髓，又将蒙古族刺绣、安代
舞等民族元素融入舞步，让这场
展演成为北疆民俗文化的“流动
博物馆”。

通辽秧歌巡游现场，一个大
头娃娃人偶成为镜头里最鲜活的
焦点。身着蓝格布衣、系着红黄
绿彩饰的它，微微俯身、伸手相
邀，憨态可掬的神态，与路旁未消
的残雪、远处列队的秧歌队伍、街
边观看的人群相映成趣，为这场
北疆民俗盛宴，添上了一抹温暖
又灵动的节日注脚。

这尊大头娃娃，是民俗文化
的鲜活符号。作为秧歌表演中经
典的“趣演”角色，大头娃娃承载
着民间艺术的幽默与温情。它夸
张的脸谱眉眼弯弯，带着质朴的
笑意，没有精致的戏服雕琢，却以
最直白的可爱，拉近了舞台与观
众的距离。在通辽秧歌节的巡游
队列里，它不是主角，却以最具亲

和力的姿态，成为了民俗文化的
传播者，每一个舒展的动作，都传
递着民间艺术的乐天与热忱，让
街头巷尾的观众，瞬间触碰到秧
歌文化最本真的烟火气。

它更是节日温情的具象表
达。清晨的通辽，残雪未融，寒
意 未 散 ，但 大 头 娃 娃 的 明 艳 色
彩、欢快姿态，却让街头的氛围
瞬间升温。它伸手相邀的动作，
像是在向过往的行人、观赛的市
民传递着元宵的祝福，也像是在
呼应着周围锣鼓喧天的秧歌节
奏。一旁孩童的驻足、远处人群
的喧闹，与它的憨态形成呼应，
勾勒出一幅“人、戏、景”相融的
温情画面。这不是刻意的舞台
表演，而是民俗巡游中最自然的
温情瞬间，让元宵的喜庆，从锣
鼓声里、舞步间，落到了每一个
观者的心头。

更难得的是，这尊大头娃娃，
见证着文化传承的代际传递。在
它身后，是整装待发的秧歌队伍；

在它身旁，是好奇围观的孩童。
民间艺术的魅力，恰是这般以具
象的、可爱的形式，打动着一代又
一代人。它像一座桥梁，联结着
老辈艺人的坚守与新一代的好
奇，让科尔沁民俗文化，不再是书
本里的记载，而是街头巷尾看得
见、摸得着的鲜活传承。

锣鼓渐远，憨态犹存。这尊
街头的大头娃娃，以质朴之姿定
格了通辽秧歌节的温情底色。它
让我们看见，民俗艺术从来不是
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流淌在百
姓生活里的欢喜，是元宵佳节里，
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红绸飞舞的色彩盛宴、锣鼓
震天的听觉狂欢、各族群众共赏
同乐的情感共鸣，在丙午马年的
元宵清晨，奏响了昂扬向上的奋
进乐章。每一个昂扬的舞步，每
一声激昂的鼓点，都是对新春的
祝福，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更是通
辽这座城市活力与魅力的生动彰
显。

鼓震通辽 秧舞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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